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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n Dakuang

韩大匡 油气田开发工程专家 。 １９３２
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出生于上海市 ，原籍浙江杭州 。
１９５２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。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
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、博士生导师 。 五十余年来
在油藏工程综合性和战略性研究方面 ，在油藏
数值模拟和提高石油采收率等技术研究方面取

得重要成果 。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部级
一 、二等奖励共 ６ 项 。出版著作 ５ 部 ，发表论文
５０ 余篇 。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我出生在旧社会的大上海 。
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的第二个年

头 ，而且还在步步进逼 ，妄图一步步地侵吞我全
中国 。 人们一方面对日本的血腥侵略记忆犹
新 ，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 、步步
后退极为不满 ，毋忘国耻 、奋发图强已成为当时
人们的共同心声 。我的父亲是中华书局一名从
事古文学的编辑 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，当然对这
个形势非常敏感 。 在这个国难当头 、江山沦陷
的时候 ，我的父亲就把这忧国之情和对下一代
的期望凝聚在了给我取的名字上 。 听我父亲后
来告诉我 ，我的名字之所以取为“大匡” ，其中的
主要含义在“匡”字上 。 这个字从字形看大体是
“国”字去掉了右边（也就是东边）的一竖 ，象征
着东北沦丧 ，隐含着毋忘国耻的意思 ；另一个带
有积极期望的含义 ，就是希望我长大后能够
“匡”扶社稷 ，对国家和社会能有所贡献 。 我的

父亲在给我取的名字上 ，确实费了一番苦心 ，体
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当时的爱国之情 。

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，日寇入侵上海租
界 。 虽然当时我年龄很小 ，但也亲眼看到了日
本鬼子兵在街头耀武扬威 ，欺压中国老百姓的
情景 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不禁埋下了仇恨侵略
者的种子 。记得当时我们大家都对强制学习日
语非常反感 ，我们几个同学曾经相约一齐集体
不带日语课本 ，作了一次小小的抗议 。 日寇进
占上海租界后 ，中华书局被日本作为敌产没收 ，
父亲失业 ，一家七口顿时陷入了经济困境 。 父
亲后来先后在盐业公司和小银行当个文书 ，工
资很低 ，有时吃饭也成了问题 ，学费更没有了着
落 。 我只能发奋读书 ，每年去参加枟申报枠和枟新
闻报枠等社会组织对“清寒学生”的助学金考试 。
所幸我考试成绩不错 ，每年都能获得所需学费
的资助 ，才得以继续上学 ，直到 １９４５ 年抗战胜
利 。 现在回过头来看 ，这倒也促进了我学习各
种知识的兴趣 。 我常常超前学习 ，例如 ：小学还
没有毕业就学了中学的代数 ，初中就学高中的
大代数等 ，而且涉猎中外文学名著和各种小说 ，
给语文也打下了好的基础 。 当时养成的这种旺
盛的求知欲和自学能力的增强对我的一生都有

很大影响 。
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 ，人心大快 。 父亲在中华

书局恢复了工作 ，家里经济情况有所好转 。 但
不久 ，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无能就暴露无遗 ，引
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。 在这种情况
下 ，虽然我当时在大家心目中是一个所谓学习
优秀的“好学生” ，但在心里也开始滋长了对国
家前途的失望和担忧 ，由此也感到个人前途渺
茫 。 在这段期间 ，学校里一些进步学生组织了
一个地下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“力行社” ，我也
参加了 ，活动主要是读一些进步书刊 ，记得还进
行过一些诸如尊师 、助学的义卖等活动 ，但不久
就被反动校方所取缔 。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是
一些进步书籍 。 印象比较深的是斯诺的枟西行
漫记枠 ，看后对共产党和解放区开始有了一些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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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 ，特别是看到了共产党员为国家和民族的前
途不惜牺牲自己 、艰苦奋斗的生动事迹 ，和国民
党官僚的贪污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。 从这
里 ，我似乎看到前面有了“曙光” ，感到国家有了
希望 。 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也有过一些小小的
活动 ，记得曾经在我们主办的校刊（壁报）上出
过一期反对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 ，制造“四
一血案”的文章 ，受到了学校训导主任的训斥 。

１９４９年 ５ 月上海解放 ，亲眼看到了解放军
官兵严明的纪律 ，以及党的干部清正廉洁 、为国
为民的精神 ，我一扫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那种
压抑甚至近乎绝望的心情 ，重新看到了国家的
希望 ，感到格外的欢欣鼓舞 ，下定决心要把自己
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 。

该年年底 ，我高中毕业 。 由于我们是春季
班 ，在寒假招生的学校寥寥无几 ，但其中却有我
久已向往的清华大学 。 原来是新成立的燃料工
业部考虑到旧中国能源产业非常落后 ，尤其深
感技术干部的缺乏 ，就专门委托清华大学新设
一个采矿系 ，在 １９４９ 年底开始招收学生 。当时
招生的学校我记得还有北洋大学（今天津大学）
采矿系 ，以及南京矿专等学校 。 相比之下 ，我自
然报考心仪已久的清华大学 ，以比较优异的成
绩考进了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采矿系 。

开始 ，我们学的是采煤专业 ，１９５０ 年暑假
还曾到抚顺和阜新两个大煤矿进行过认识实

习 。 后来燃料部下面成立了石油管理总局 ，考
虑到石油工业更是一穷二白 ，全国技术干部总
共只有几十人 ，更急需培养石油方面的技术干
部 。 燃料部就动员我们班的学生在自愿的原则
下转学石油工程专业 。 就这样我进入采矿系学
习不久 ，就从采煤转为石油工程专业 。 好在不
管什么专业 ，当时主要是学基础课 ，在学习上没
有什么影响 。 从此 ，我一生就和石油工业结下
了不解之缘 。 毕业以后 ，我又选择了其中的油
气田开发这个专业 。 这条路一走就是五十多
年 ，在实践中我对这个专业从无知到有所认识 ，
再到产生浓厚的感情 ，愿意终生为之奋斗 ，至死

不悔 ；每当看着一个个新的油气田的投产 、开
发 ，滚滚的油气流向祖国四面八方 ，心中常常充
满着激动和欢欣 ，也算是先“结婚”后“恋爱”吧 ！

在清华的几年读书生涯 ，可以说收获不小 ，
难以忘怀 。首先是在学业上得到名师传授 ，例
如 ，教微积分的是程民德 ，教普通地质的是杨遵
仪（后来都被选为科学院院士）等等 ，给我们打
下了扎实的基础 ，掌握了较好的学习方法和自
学能力 ，使我以后得以在工作中通过学习不断
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，增强独立工作能力 ，可以
说终生受益匪浅 。 另一方面 ，在清华这座大熔
炉里 ，我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 ，积极和热情
地响应党的各项号召 ，参加各种活动 ，在 １９５１
年底 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。

因为我们春季入学 ，校方为了使我们赶上
正常秋季班的学习进度 ，取消了我们班的寒暑
假 ，利用假期补课 ，就这样逐渐修满了必需的学
分 ，赶上了正常秋季班的进度 。

１９５２ 年秋 ，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 ，清
华大学成立了石油工程系 。 这个系由清华 、北
洋等校的化工系和采矿系部分师生合并组成 。
同时 ，因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，急需人
才 ，教育部决定原定 １９５３ 年和 １９５４ 年两个年
度毕业的学生 ，都提前一年毕业 。 我记得当时
教育部长钱俊瑞还曾亲自来清华大学作了动

员 。 就这样 ，在 １９５２ 年秋我就提前毕了业 ，被
留校担任了石油工程系的助教 。 次年 ９ 月 ，根
据全国院系调整的安排 ，石油系脱离清华大学
在北京西北郊成立了我国第一所石油高校 ———
北京石油学院 。 我也随着来到了石油学院 ，开
始了中国第一个油田开发系的筹建工作 。

为了贯彻中央“向苏联学习”的决定 ，各个
高等院校都聘请苏联专家授课 ，石油学院也不
例外 。 为了准备懂得专业的课堂翻译 ，在清华
石油系期间 ，就抽调了一批年青教师突击学习
俄语 ，我也是其中之一 。 经过累计约 ５ 个多月
的学习 ，由于我英语基础比较好 ，总算达到了上
台进行翻译的基本要求 。 因此 ，到石油学院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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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，我的第一项教学任务就是为苏联专家吉玛
都金诺夫当课堂翻译 ，为教师和研究生授课 。
当然我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 ，要当好课堂翻译 ，
首先必须把授课内容消化好 ，又可以随时向苏
联专家请教 、讨论 ，这对于我系统掌握专业的原
理 、概念和方法 ，丰富专业知识有很大好处 。

同时 ，由于我俄语比别的专业人员强 ，石油
管理总局的苏联专家到油田指导工作时 ，领导
也多次派我随行学习 。 这大大有助于我学习和
掌握生产实践知识和经验 ，为把理论和生产实
践相结合打下了基础 。

解放初期 ，我国石油工业非常可怜 ，可以说
一穷二白 。 全国石油产量只有 １２ 万吨 ，其中天
然原油产量 ７ 万吨 ，主要为玉门老君庙油田所
产 ，还有一个陕北延长油矿 ，产量极少 ；其余 ５
万吨为东北的人造油 。 而且 ，最主要的玉门油
田基本上属于衰竭式无序开发 ，压力下降 ，产量
递减 ，效果很差 。 为了摆脱这种被动落后的局
面 ，当时石油管理总局请了苏联权威专家特洛
菲穆克通讯院士（后来不久就被选为苏联科学
院正式院士）来华指导工作 ，我也有幸随同学
习 。 他对玉门老君庙油田提出了采取边缘注水
进行正规开发的建议 ，接着石油管理总局就决
定在以他为首的专家组指导下开始编制老君庙

油田注水开发方案 。 这是我国油田开发史上第
一个注水开发方案 ，也是我第一次真刀真枪地
参加的一场实践 。 当时因为我俄文比较好 ，能
够看懂俄文参考资料 ，就安排我具体负责方案
编制中的渗流力学计算工作 。 这个方案的编制
和实施 ，揭开了我国用注水方法开发油田的序
幕 ，为今后注水技术的普遍应用提供了宝贵的
经验 。 现在注水已发展为我国油田开发的主体
技术 。 应用注水技术开发的油田 ，其储量和产
量都已占全国总量的 ８５ ％ 左右 。 通过这个方
案的编制 ，使我学到了编制开发方案的原理和
技术 。

在北京石油学院期间 ，我还先后参加了川
中石油会战和大庆石油会战 ，这两个会战使我

经受了磨炼 ，积累了经验 ，增长了解决实际问题
的能力 。

１９５８年在四川中部发现了新的油田 ，石油
工业部决定在川中组织大规模的会战 。 石油学
院领导委派我带领部分师生以勤工俭学的方式

参加会战 ，组织了文昌寨钻井区队 ，下辖两个井
队 ，真刀真枪地钻井找油 。 这个区队师生共有
二百多人 ，大家都缺少实际生产的经验 ，从修公
路 、平井场 、安装钻机到开始钻进 ，都要师生们
亲自动手 ，而且麻雀虽小 ，五脏俱全 ，一切都要
从头做起 。对于我这个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的
青年教师来说 ，要领导好这支队伍 ，完成生产任
务 ，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。 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以
后 ，也确实锻炼了我独当一面 、组织一支队伍开
展工作的能力 。

当我们国家发现了大庆这样的特大油田以

后 ，因缺乏经验 ，石油部决定先开辟一个生产试
验区进行试生产 ，目的是通过生产实践来取得
正确开发这类特大油田的经验 。 在参加会战的
过程中除了在开发室负责渗流力学的计算以

外 ，还担任了油井分析队队长 ，负责生产试验区
的油井动态分析工作 。 记得当时曾经根据油层
压力动态变化的特点 ，通过计算 ，准确地预报了
必须进行注水的时机 ，对于大庆油田的早期注
水 、保持压力提供了科学依据 。

因连年参加会战 ，身体越来越差 ，得了周期
性高烧的怪病 ，就这样因为健康原因离开了会
战战场 ，回到了北京石油学院 。 在参加会战和
生产实践中深感在油田生产中存在着很多技术

问题 ，急待我们去研究解决 。 回院后除了我作
为主编和其他教师一起编写了我的第一部著作

枟采油工程枠教科书（１９６１ 年由石油出版社出
版）以外 ，就着手组建“油田开发研究室” ，开始
了我的研究工作 。 在这个期间 ，我们进行了几
件值得一提的研究工作 。

第一件是关于聚合物水溶液驱油提高原油

采收率的研究工作 。我国油田的主体开发方式
是注水采油 ，但是由于水的粘度一般小于原油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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驱油效果必然比较差 ，特别是我国陆相油田的
原油粘度偏高 ，这是我国油田采收率偏低的主
要原因之一 。 所以 ，我们当时就研究如何能通
过在水中添加一种增粘剂的方法来提高采收

率 。 为此 ，我们走遍了北京 、上海的化工 、纺织
市场和企业 ，到处寻找各种水溶性增粘剂 ，一共
找了好几十种 ，经室内筛选实验 ，最后提出聚丙
烯酰胺是一种增粘性能好 、能够有效提高原油
采收率的化学剂 ，并和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合作
进行了现场试验 ，获得了肯定的提高采收率效
果 。 回想起来 ，这已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。
当初也没有想到 ，四十多年以后 ，我国应用聚丙
烯酰胺水溶液驱油的区块的产量规模竟然达到

了一千多万吨 ，已发展成为具有我国特色的提
高采收率技术 。

第二件事情是在 ２０ 世纪 ６０年代初就开始
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油田开发的研究 。 当时计
算机技术还处于发展的初期 ，我记得当时 １０３
机的计算速度只有每秒 ２ ５００ 次 ，计算所新建
的 １０４ 机也只有每秒 １０ ０００ 次 ，速度都非常
低 ，当然还没有可能用来解决油田复杂的实际
问题 。 但因为当时我看到了传统的解析解在实
际应用上有根本性的局限性 ，这是由于实际油
藏常常带有严重的非均质性 ，是实际计算中所
不可忽略的因素 。 但是 ，用解析法求解的前提
就是要把复杂的油藏简化成均质油藏 ，这样就
完全没有了在计算中考虑油藏非均质性的可能

性 ；反过来 ，觉得用计算机进行网格剖分走数值
求解的路 ，就恰恰有可能解决考虑非均质性的
渗流问题 ，由此看到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，
必将带来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。 所以当时就和中
科院计算所合作开展了用计算机求解油水两相

渗流的研究工作 ，还带了一个研究生 。 这也算
是为我国利用计算机技术来研究油藏渗流问题

开了一个头 ，对我以后从事油藏数值模拟研究
也打下了基础 。

最后一件是研究了油井防蜡 、清蜡的新工
艺 。 由于我国原油中普遍高含石蜡 ，油管结蜡

十分严重 ，对正常生产影响很大 。 无论在玉门
还是大庆 ，我都看到采油工人们用人工进行机
械清蜡 ，体力劳动极为繁重 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
题 ，我们从油管内结蜡机理出发 ，进行了很多种
清蜡防蜡方法的实验研究 。 结果认为 ：根据改
变油管润湿性的原理 ，在油管里衬上亲水材料
来改变油管表面的亲油性质 ，可以大大减轻油
管的结蜡 。最后 ，终于研制成功了内衬玻璃的
专用防蜡油管 ，经大庆油田现场试验 ，取得了很
好的防蜡效果 。 这种新工艺当时不仅在大庆油
田得到应用 ，而且还推广到很多油田 ，获得了全
国科学大会奖 。

回想起来 ，自从 １９６１ 年开始组建开发研究
室到“文化大革命” ，短短的几年内 ，使自己开始
学习和锤炼了如何根据生产实践的当前和长远

的需求 ，运用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来进行创新研
究的能力 ，特别是通过前两项研究工作 ，为我以
后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 ，提高采收率和油藏数
值模拟打下了基础 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 ，我受到了冲击 ，后来到石
油部五七干校劳动 。 １９７２ 年底 ，五七干校解
散 ，我被分配到石油部刚组建的石油勘探开发
规划研究院担任油气田开发研究室主任的工

作 。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编制油气田开发五年规
划和年度计划 ，审查主要油田的开发方案 ，以及
协助石油部有关技术职能部门进行生产管理工

作 。 我们经常到各油田出差 ，记得有一年我仅
在胜利油田蹲点就达 ８ 个月之久 。这一段的工
作使我熟悉了我国油气田开发的全貌 ，各主要
油田的地质 、开发特征和所采取的技术措施 ，为
我今后对油气田开发战略性的综合研究打了一

个好的基础 。
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 ，石油部为了加

强科技研究工作 ，将我院从规划研究院改建为
科学研究院 。 从此工作性质又发生了很大的变
化 ，除了继续完成原有的规划任务以外 ，要根据
全国石油勘探 、开发当前和长远发展的需要 ，开
展各项科学研究工作 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石油部
·８８２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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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勘探开发研究中心 。 我担任副院长兼油气田
开发所所长 ，负责组建油气田开发方面研究力
量 ，包括研究方向的确定 、设备的购置以及人员
的调集等 ，同时自己也着手进行研究工作 ，主要
的研究方向包括全国油气田开发战略性综合研

究 、油藏数值模拟以及提高采收率等 。 应该说
这个时期是我个人研究生涯中走向成熟的时

期 ：从我国油田开发动态和开发特征的分析 、开
发模式的建立 、地下剩余油分布量化的研究到
技术战略的提出 ；从油藏数值模拟技术的倡导 、
研究 ，软件的国产化到“精细油藏模拟”概念的
提出和方法的建立 ；从聚合物驱 、化学复合驱等
三次采油技术的研究 、潜力分析评价到发展战
略的制定等等 。 近年来 ，又针对我国已开发油
田多数已进入高含水开发后期 ，开发难度日益
增大 ，效益日益降低 ，急待寻找新对策的迫切需
求 ，我专注于进一步提高水驱采收率的研究 ，提

出了新的油田开发理念和相应的技术对策 ，正
在逐步实施中 。 所有这些都凝聚了自己心血 ，
得到了有关各方的认可 。

回顾自从 １９５２ 年选定油气田开发作为自
己从事的专业学科以来 ，已经有五十多个年头
了 。 在这五十多年的研究工作中 ，深感我们中
国的油田开发有它独自的特点和难点 ，其中主
要的一点 ，就是我国油田的储层绝大多数属陆
相沉积 ，与国外海相沉积相比 ，其地质条件的复
杂性和非均质性要严重得多 ，必须建立一整套
具有自己特色的技术系列才能进行合理和高效

的开发 ，才能更多地为国家提供宝贵的石油能
源 。 做到了这一点 ，同时也就是对世界油田开
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。 但这需要整整一代
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。 自己毕其一生 ，孜孜以
求的也就是希望能为这样一个重要的事业添砖

加瓦 ，做出一点贡献 。

·９８２·




